
失落 的 毕 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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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来你可能不信 ，拥有大专文凭的我 ，
却没有领到过初 中 毕业证 。

我不是最差的学生 ，其实 ，那个时代最差
的学生也能混到一张初 中 毕业证 。可我没有 。

往事难 以忘却 ，虽然这往事 已 被 岁 月 之
风卷走了30年 。

那时 ，我在 山 城宝鸡上初 中 。那是一个
打着 “文 化 大 革 命”的 旗 号毁 灭 文 化 的 时
代。凄清 的课堂上 ，被运动整得灰溜溜 的 老
师用 临时编写 的教材打发了我们 ，也打发着
自己 的 生命 。我们大 多数的时间被派到 了学
工、学农 、学军的 “实践 ”中 去 。

那年 夏 天 ，我 们 班 被 派 到 农 场 去 锄 苞
谷。农场在一条 山 沟里 。我们住的 是农 民废
弃了 的 破窑洞 。与我同 住在一个窑 洞 里 的 ，
除了 七 、八个 同学外 ，还有一个特殊身 份的
人——“坏分子 ”强毓萤 。

这个特殊的人 ，原来是我们学校 的 语文
教师 。我虽然 没有听过他的讲课 ，但早就听
说，此人是正牌大学 中 文 系 的毕业生 ，课讲
得棒 极 了 ！他 讲 课 时 不 拿课 本 ，但 古 今 名
作，倒 背如流 ；引 经据典 ，妙语连珠……可
是，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优秀教师怎么一夜

间就成 了坏分子 ，并且被撵 出 课堂 ，到农场
里来在 “群 众专政”下劳动改造呢 ？

真的 看 不 出 他坏在哪里 。白 天 ，他和我
们一起 下地干 活 ，很卖 力 气 ，还时不时指点
我们如何锄地 ，如何辨别 草与 苗 ；晚上 ，昏
暗的 煤 油 灯 下 ，他 默默地 读 书 ，虽 衣 衫 褴
褛，却不 失书生儒雅 。初时 ，我们对他还是

蛮警 惕 的 ，因 为工宣 队告 诫过我们 ，别 让坏
分子 们 腐蚀 了 你们 。可 日 子久 了 ，带队 的 工
宣队 员 也耐不住寂 寞悄悄开溜 了 ，我们便向

“ 坏分子 ”靠拢了 。
一连 几 天 的霪雨 ，将我们全 圈 在了 破窑

洞，年轻人哪受得了 这种无聊 ，由 我发起倡
议：老 强 给 大 伙 讲 个 故 事 吧 ！大 伙 齐 声 响
应，七手八脚 便将老强从土坑上揪起来 。

“ 老强 ”并不推诿 ，清 了 清嗓子 ，便向
我们讲起了 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，再下雨的
日子 ，便 是 《基 督 山 伯 爵》，大 仲 马 ，雨
果，巴 尔扎克 …

雨，时 紧 时疏 ；山 风呼啸 ，林涛呼啸 ，我们
的心却 随 着 老强 的 讲述 波 澜起伏 ，呼啸奔 突

多少年 后 ，我想 ，那废弃的破窑洞 ，应
当是我真正接受文学熏陶 的 第 一课堂 ，而强
老师就是我的 第一老师 。

几天 后 ，老 强 在 山 间 的 小 路 上 挡 住 了
我。他 用 一 种 期 期 艾 艾 的 眼 神 打 量 了 我 半
晌，这 才开 口 说道：“我觉得你是个值得信
任的孩子 ，你能帮我送一封信吗？”

我毫不犹豫地回 答：“能！”

强老师的眼眶 中 涌 出 了 晶莹的 泪 花 。

我接过信 ，跑了80多 里的 山 路 ，终于将那
封信交 到了 一位清纯 、美丽的 山 村女教师手 中
… …后 来 ，我 弄 明 白 了 ：她 是 强 老 师 的 女 朋
友，强老师就是因 为给她写过一首情诗而被打
成“坏分子 ”的 ！

搞清 了原委 ，我心 中 涌上一种少年 的 自 豪 ，
我觉得我完成了 一件传递美好感情的壮举 ！然
而，此事不知怎么走漏 了 风声 。学校 以我与坏分
子划不清界限为 由 ，扣 发了我的初 中 毕业证 。

我承 认 为 此 而 伤 神 过 ，但 我真 的 无 怨 无
悔！

是强老师给 了 我文学的启蒙 ，从此 ，我迷
上了 文学 。后 来 我 虽 然修过铁路 ，当 过 工 人 ，但
我发 誓 要 上大 学 ，并且学 文学。1980年 ，我报考
了辽 宁 大学 中 文 系 ，并拿 到 了 文 凭 。而30多 年 ，
我通过磨炼 ，也发表 了 不少长短不 等 的 文章 。

可30年来 ，我再没 见过我的强老师 ！
镌刻在心灵 的 ，能忘却么 ？
强老师 ，我相信你会活得很潇洒 ，因 为 ，

那个扼杀文化 、扼杀 圣洁爱情的 年代 已 经永远
的过去 了 。

灰衣 丽 人

散文 文/银 笙

机场 的候机大厅里 ，旅客懒洋洋 的东一个
西一 个 ，有的 闭 目 养神 ，有的无所事事 。侯机
厅里的音乐涌起 了 热浪 ，吵得人心烦意乱 。

突然 ，一位女郎从长长的 甬 道走过来 ，一
下吸 引 住大家 的 目 光 ，连那些昏昏欲睡的 人都
瞪直 了 眼睛 。她长得太美 了 ！高挑的个 儿 ，凝
脂般 的 脸庞显得媚而不俗 ，又修长又丰腴又典
雅。尤其那一 袭灰 色 的长裙 ，配着 自 然梳理在
脑后盘成一个硕大 的髻的乌黑 油亮 的头发 ，透
出了 古代仕女的风韵 。她的浑身 上下 ，该凸 的
凸，该凹 的 凹 。十分协调匀称 ，真是增一分则
显长 ，减一分则
显短 。

爱美是人之
常情 。对美女凝
视欣赏 ，这不光
是男 人 的专利 ，
也是女人 引 以为
骄傲的 资本 。说老实话 ，我被她的美迷住了 。
她不声不响地坐在远离人群的一边 ，若 无其事
地从黑 色 的 背包里拿 出 一本书 ，埋头读起来 。
我不时地看看她 ，从远处欣赏她的倩影 。

嫉妒是不少人 的心态 。对美 的东 西 如果 自
己得不到 ，就想给她泼上污水 。我从周 围人 的
眼睛 中 读到 了这一 点 。

他们在猜测着 ，她究竟是干什么 的 ？标致
的红 唇 ，晶 莹 的 大 眼 ，是 个 体 老 板 的 老 婆 ，
还是达 官 显 贵 的 情 妇 。有 几 个 人 撇 过 了 头 ，
显出 一 副 不 屑 一 顾 的 样 子 。探 求 人 生 的 奥 秘
似乎 是所 有 作 家 的 习 性 。我轻轻 地 走 过 去 ，
借故 去 小 卖 部 从 她 身 边 经过 ，我 看 她 正 入 迷
地读 《池 莉 小 说 集》。可 能 是书 中 的 故 事吸
引了 她 ，她 一 动 不 动 ，全 神 贯 注 ，全 然 没 有
理睬周 围 的 目 光 。

我又 回 到我的 座椅上 。在这个 间隙 ，我观察
到她 的 全部 。她的 行囊很 简 单 ，除 了 一个黑皮挂
包，只提 了一个塑料袋 。塑料袋 的外面露 出 了 几
枝白 色 的 康 乃馨 。我一 下明 白 了 ，她一定是到大
海的 对面去探望亲人 。望着康乃馨 ，我猜想着 ，
她是去探望年 老 多病 的 父母 ，还是去会在商海 中
搏击的 丈夫或情人？她是带着一片深深 的情飞往
大海 对面的 ，那 几枝康乃馨洁 白 洁 白 的 ，让人感
到这深情 中 没有一点杂质 。

好在 那位女 郎和我 同机 。当 飞机离开深圳机
场翱 翔 在南海的上空 ，望着碧波荡漾 的大海 ，我

的思 绪 如 波 涛 翻
腾。在物欲横流的
年代 ，一位美艳绝
伦的女 郎 沉浸在文
学之 中 ，固 守着心
中的 那一片圣地 ，
确实难能可贵 。她

不以 自 己 的美貌
去招摇过市 ，这
种美 是任何美 的
外壳 无 法 相 比
的。下 飞机的时
候，我看她合上
厚厚 的 小说 ，轻
轻抚 了 抚 稍 卷
的书 角 ，然后走
向艳 阳 高 照 的
郊野 。

我们没有说
一句话 ，但这个
美的场景和美 的
人永远 留 在我的
脑海 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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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日 是船

真情 ，是鼓 涨 的 风 帆

有的 节 日 需 要 欢 呼
譬如 ，庆祝祖 国 的 诞辰

有的 节 日 需 要 笑 声
譬如 ，迎接春 天 的 降 临
有的 节 日 需 要 哀 思 的 泪 水
譬如 ，凭 吊 亲 人 潇 潇 的 雨 中
有的 节 日 需 要 慈

爱与 温 馨
譬如 ，一 群孩 子

纵情 地放 飞 童 真

唯有 这 样 一 个
节日

静静 来 去
拂开 喧 嚣 浮 尘

这个 节 日 的 主 人

带着 安 详 的 微 笑
安详 地

注目 纷攘 的 人群

这世 上 也 有 伟 人
这世 上 也有 凡 人

在伟 人 和 凡 人蹒

跚学 步 的 起 点
一路上 都 有她 的

脚印

她牵 着 他 们 的 手
走过 童 年 ，走 出 稚嫩
那时 ，她擎起一 支红烛
为他 们 驱散

心灵 中 的 混 沌
其实 她就是 一 支 红 烛
燃烧 ，就 是 为 了 照 亮 后 人

她曾 掬 起 一 泓 泉 水
轻轻 地 ，

洒向 青 葱 的 山 林
其实 ，她就 是 一 泓 清 泉

流淌 ，就是为 了 把新 的 生命滋 润

她用 生 命去 雕 塑
一代 人 的 青春
她用 乳 汁 去 哺 养
青春 的 灵 魂
挥挥 手

送走 了 一 队 队壮 巍 巍 的 青 年
抹去 眼 角 晶 莹 的 泪 ，转 身

她把 那 双 手

——那 双被粉屑 蚀 出 老
茧的 手

又伸 向 了 ，

姗姗 而 来 的 童 真
直到 霜 雪 染 透 了 双 鬓
直到 夕 阳 隐 入 了 黄 昏

她修 千 秋功 德

却永 远 固 守 着 淡 泊 清 贫
她恩 泽 天 下

却永远 不 祈 望 回 报谢 恩

为这 样 的 人 确 定 一 个
日子

（ 很 好 ，一 个 成 熟 季 节
的日 子 ）

作为 一 个 节 日
与其 说 ，

是要让 人 们 记 住他 们

记住她 的 殷殷 嘱 咐

记住她 的 依依情 深
莫如 说

是要提 醒 嚣 嚣 红 尘 中 人

请回 首 来路
望着 那 双睿 智 而 安 恬 的 眼 睛 吧
她会 帮 你

清点 自 己 的 年轮
叩问 自 己 的 良 心

校正 自 己 的 步 履
洗涤 自 己 的 灵魂
教师 节

一个 真 情 鼓 满 风 帆 的 节 日
一个摒弃浮躁 ，审 读 生命的 日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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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完了 一切手续 ，我开着新车 ，行驶在
平坦 的 公路上 ，心情特别舒畅 ：从此 ，我就
可以跑运输挣大钱啦 ！

前面有人招手拦车 ，我将车刹住 ，原来
是一 位 老 司 机把 车 开 到 路 边 沟 里
了，想请我帮他把车拖上来 。我下
车看 了 看 ，用 教 训 的 语 气 问 道 ：

“ 这 么 宽 的马路 ，你怎么会开到沟
里去 呢？”老司 机陪着笑脸：“我
一不 留 神 ，就滑 下去了 。麻烦您帮
帮忙！”

“ 帮忙？如今可 是市场经济 ，
我帮 你 拖 车 ，你 给 我 多 少 劳 务
费？”“我们是同 行 ，您就行个方
便吧！”“没钱的事谁干？”“您
要多 少钱？”“两百元。”“两百
元？”“你 要 是 嫌 贵 ，我 可 就 走
了，告诉你 ，跑这条路的大卡车可
不多 ，你就呆着吧！”我装着要上
车的样子 。老司 机急了 ，一把将我
拉住：“给 ！这是两 百！”我收下
钱，为他解了燃眉 之急 。

还没正式营运 ，就净挣两百 ，
而且不必纳税 ，我心 中 别提有 多 高
兴。新人 “骏车”，我加速前进 ，
把车开 得飞快 。

不好 ！路 中 有一块大石 ，我把方向盘轻
轻一 带 ，马上减速 。可 是晚 了 ，车子 滑进 了 路
边的 水 沟 ，任我费了 九牛二虎之 力 ，它依然纹

丝不动 。嘿 ，真 是乐极 生悲 。跑这 条 路 的 大 车
可不 多 ，天快暗下来 ，我不免心 中 着急 。

远处 有车 来 ，我 招 手拦车 。那车停下 ，原
来就是那位老司机 。我红着脸说 ：“老师傅 ，这

次要麻烦您了。”老司机下车看了现
场，笑道：“这么宽 的马路 ，你怎么会
开到沟里去呢？”我知道他要报刚才
一箭之仇 ，干脆直说 ：“老师傅您别绕
圈子 ，要 多 少 劳 务 费 ，开 个价 吧！”
“ 好 ！直 率 ！您 给 六 百 吧！”“六
百？你这 明 明是敲诈！”“你要是嫌
贵，我可就走 了 ，告 诉您 ，跑这 条 路
的大卡车可不 多 。您就呆着吧！”说
着，他进 了 驾驶室 ，准备启动 。

我忍痛掏 出 六百元：“给 ！算
我倒霉。”

老司 机接 了 钱 ，替我把车拖上
了公路 。然而 ，他并没把车开走 ，
而是下 了 车 ，走到我身边 ，将四 百
元钱交给我 ，微笑道：“小伙子 ，
有能 力 帮别 人 的时候 ，千万不要趁
人之危索取报酬 。在人生路上 ，谁
没个 闪 失 ？请记住 ：钱不是人生 的
唯一 ！而真情和友谊才能让人牢记
一辈子！”说完 ，他开车走了 。

我感到两脸发烫 ，老司机的话 不 多 ，却 深
深地刻在我的心头 ，永远忘不掉 。

至今 ，我开 车 五 年 了 ，帮过 许 多 人 的 忙 ，
再也没要过别 人的报酬 。

娘娘土

散文 文/赵林祥

已近不惑 之年 的我 ，贴身 的衣袋里一直装
着一包黄土 ，这是黄土高塬上随处 可见的极平
凡极普通 的 泥土 ，自 我小时候就被母亲精心密
缝在一个小巧的布袋 中 ，三十 多 年颠沛流离 ，
这包黄土一直 陪伴着我 。

这包普通而平凡的黄土 ，是我生命的娘娘土 。
据母亲说我 出 生时正赶上六十年代初的渭

北大旱 ，要强的母亲挺着大肚子天天跟村人从河
湾挑水救苗 。那天母亲在上一个塄坎时一不小心
连人 带桶跌 倒 在地 ，尚 不 足 月 的 我带 着母亲 的
汗水和血水“哇哇 ”哭 叫 着降生在黄 土窝里 。

困难 年 月 ，母 亲 自 是 没
有足 够 的 奶 水 哺 养 我 。我 自
小面黄肌瘦 ，体弱 多病 。三 岁
那年 突 然 发 高 烧 人 事 不 省 ，
已被五个孩子拖 累 得愁苦不
堪的 父 亲 ，无 奈 中 把 奄 奄一
息的 我 放 到 后 院 的 土堆 旁 ，
好等 咽 了 气 去壕 沟 里埋掉 。那年 月 庄 户 人家 死
个孩子 不算啥 。谁 知 我 刚挨上 黄 土 尚 未 等父亲
折身 回 到屋里 ，竟奇迹般哭 叫 起来 。父亲叹 口 气
说：“土有 灵性哩 。这 娃娃命 大。”复 又 把 我抱 回
炕上 。母亲抹着 泪花跑到后院 ，抓了 把黄土塞进
我怀 中 ：“带上一把娘娘土。”

说来奇怪 ，有 了 娘娘 土的保佑 ，我原本 多 灾
多难 的 生 命 以 后 再没 有 过 大 的 波 折 ，寡 汤 野菜
竟养得我黑胖黑胖 。

最难 忘 的 是十 八 岁 那年 ，我带 着 家 乡 父老
的嘱托和 愿望 到京城求 学 ，过惯 了 黄 土地上 习

以为常 的 日 子 ，繁华的都市令我应接不暇 ，恼人 的
是吃惯 了黄土地上五谷杂粮 的 胃 口 竟适应不了都
市的 大米 白 面 ，在思 乡 的煎熬 中 我茶饭无味 ，咽食
如药 ，没 出 一 月 便体质 下 降 ，时常头 昏脑胀 ，虽然
数次 求 医 问药 ，但水土不服的症状非药 力 可及 。无
奈之 中 只 得写信告 知 家 中 的 亲 人 ，十 天 后我收到
母亲 让 大 哥 发来 的 快件 ，并随信寄 来 了 我小时 一
直随 身 不 离 ，进 京 时 遗 忘 了 的 娘 娘 土 ，母亲 嘱 咐
说：“带 上娘 娘 土 ，就象 生 活在家 乡 的 黄土地上一
样，没病没灾了。”

我捧读着爱意浓浓的家书 ，把小包凑近鼻尖 ，
贪婪地吮吸着熟悉的泥土的
清香 ，恍惚间 ，我仿 佛 回 到 了
千里 之 外 的 亲 人 身 边 ，置 身
于家 乡 的黄土地上……

娘娘 土给 了 我思念 的寄
托，亲 情 的 慰籍 ，从 此 后 食
欲倍增 胃 口 大开 ，营养不 良

带来 的一 系 列症状不治 自 愈 ，顺利的 完成了 四 年
学业 ，尔后毅然 回 归故里 ，投 身于开发建设黄土
高塬 的 大军 中 。

时至今 日 ，我仍然没能追 究 出娘娘土的典故出
自何处 ，也不知娘娘土是否有迷信的色彩 ，然而 ，伴
我成长的娘娘土却让我懂得 ：一个人不管降生在哪
里，那一方水土就是他生命的根 。无论哪块土地怎样
贫瘠 ，怎样荒凉 ，又给了他怎样的痛苦和屈辱 ，即就
是他曾含着怨恨的 泪水逃离了 那一方水土 ，但那块
孕育了他生命的土地 ，那块土地上伴他成长的 山 山
水水 ，一草一木 ，已深深地嵌进他生命的骨血里……

孙悟空履厉表 （ 外一 则 ）

故事新编 文/黑 妹

本人 孙 悟 空 ，又 名 孙 行 者 ，男 ，未 婚 。东 海傲
来洲 人 氏 ，出 身 贫 寒 。参 加 工 作 前长 居于 花果 山 ，
经太 白 金 星 引 荐 ，组 织 上 先 后 委 以 “弼 马 温 ”和

“ 蟠 桃 园 园 长”职 务 ，掌 管 上 界 马 匹 和 蟠 桃 园 工
作。但 因 当 时个 人 英 雄 主 义 严 重 ，盲 目 自 我崇 拜 ，
始终 摆 不 正 自 己 的 位置 ，又 不好好学 习 以 提 高 自 己
的思 想 观和政治观 ，自 称 “齐 天 大 圣”，先 后毁坏
南天 门 ，搅乱 蟠 桃会 ，踢翻炼丹炉 ，并 出 言 不逊 ，
辱及 首 长 个 人权 威 ，对天 宫 财物和 天 民 生 命 构 成了
威胁 ，后 果 严 重 ，影 响 恶 劣 。在 天 兵 天 将 奉 命 征
讨，对 我 进 行帮助 教 育 时 ，又 不思悔改 ，竟 然 举 兵
对抗 ，在 错误 的 道路 上 越 走越远 ，辜 负 了 组 织 上对
我的 关心和 爱护 。

后在 南海 观 世 音 同 志 的 帮助 下 ，如 来 佛 同 志又
以实 际 行动使 我 明 白 了 “天 外有天 ，人 外有 人 ”的
道理 ，我 被判执行有期 徒 刑 五 百 年 。这 五 百 年 里 ，
我面 壁 思过 ，深 自 痛 悔 自 己 的 错误行 为 ，并 决心 以
实际 行动来 洗刷 自 己 的过去 。

大唐 玄 奘 法 师 不 因 我有 “前 科 ”而歧 视我 ，收
容了 我这 个 失 足 青年 ，给 了 我 第 二 次 生 命 ，并任命
我为 他 的 西域取经 团 的 首 席大 弟 子 ，使我得 以 和他
出访 多 国 ，考 察 访 问 。在取 经 的 漫 漫 征途 上 ，我 以
一个 “大 弟 子”的 标准严格 要 求 自 己 ，尊敬师 傅 ，
团结 师弟 ，尤 其善于 帮助 后进 同 志 ，同 好 色 贪 吃 的
猪八 戒 同 志一 同 进步 ；冲 锋 在 前 ，享 受 在 后 ，任劳
任怨 ，无 私 无 畏 ；经过
九九八 十一难 后 ，终于
胜利 、圆 满 、成功地取
回了 真经 ，得到 了 领导
和同 志们 的 一致 肯定和
高度评价 ，并被 组 织 上 委 任 为 “斗 战胜 佛”（相 当
于副部级）。在 任上 先 后 发 表 了 《绝 对隐私——唐
僧背 后 的 女 人》、《我和 白 骨 精——不得不 说 的 故
事》、《看 上 去 很 美——我眼 中 的 猪八戒 》等 学 术
论文 专 著 ，本 人 多 次 入 选 《天 界 名 人录 》等 选 集 ，
去年被聘为天宫 大学教授 。

这次 天 界N次 职 称评 定 工 作 现 已 全 面 开 始 ，
我这 个 多 年 的 “副职”也 该转 正 了 吧 。特此提 出
申请 ，妥否 ？请组织 考虑 。

关于 孙悟 空 答 外 甥 女 问
八岁 的 外 甥 女 在听 完 孙悟 空 的 故事 后 问 我 ：

孙悟空 为什么 要取经去呢 ？
这个 问 题 有 点 出 乎我 的 预 料 ，我 反 问 ：孙 悟

空为什么不呢 ？
外甥 女 ：取 经 又 不 好

玩又 没 有 好 吃的 ，不 象 大
闹天 宫 ，闹 完 了 还可 以 吃
可以喝 ，多好玩 。

我说 ：一个人不能光想着吃喝 。如果孙悟空只是
大闹天宫 ，而没有取经的这段故事 ，那么 ，这个人物就
流传不下来 了 ，或者说 ，这个 人物就不存在了 。

外甥女 ：为什么 ？
我说 ：一个人只有做了好事才能被人记住 。取经

就是一件好事 ，是一项任务 、工作 ，而大闹天宫只

是孙悟空 小时候所犯 的 错 误 ，就 象 你这 么 大 时胡 闹
调皮一样 。

外甥 女 ；那 为什 么 大 闹 天宫 就不能 是一项任 务
和工 作呢 ？

我说 ：任 务 和 工 作 是要 对 人 民 有 益 、对社会 有
益的 ，大 闹天宫 显然 不是 。

外甥女 ：对孙悟空 有益吗 ？
我想一想 ：当然了 。通过取经 ，孙悟空修成正果 ，

被封为神 。就象舅 舅我一件工作干得好 ，被提拔成干部
一样 。

外甥 女 ：是不是就可 以 回 花果 山 和 那么 多 猴子
在一起 了 ？

我再想 一 想 ：应 该不 会 吧，……他 已 经是一 个
神了 。神就应该有个神的 样子，…

外甥女 ：那孙悟空快 乐吗 ？
我：”
外甥女 ：那孙悟空 为什么要去取经呢 ？
我：”


